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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的顺式生态思维及其现代发展理路

孙尚诚,杨洁高

摘 要:探讨儒家的生态思维一般来说主要依据于两点:一是 “天人合一”的道德本体论;二

是由孟子开启的将 “仁爱”及于万物的道德情感论。儒家这种思想对现代人思考社会责任存在

着四处裨益性启示。儒家的 “天人合一”论也看到了宇宙自然规律超越于人力的重要一面,这

使得儒商的商业经营活动表现为 “顺”:顺应天时,顺应地利。这种 “顺”式思维理路在遭遇现

代生态危机时,应当呈现出更丰富的向度和内涵,对现代儒商而言,就意味着应当承担消极和

积极两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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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不仅仅受成文的社会制度约束,也深受传统伦理习俗影响。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伦理

的影响要更加内在和长远。很大一部分中国商人的经营思维就被传统的儒家伦理叙事方式刻画至深,这

些商人常被称为儒商。对于儒商而言,在商言利是理所当然,但这个 “利”决不能离儒家之义而取。儒

商守着儒家文化 “人事”和 “人治”的基础精神,强调个人品行在商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财富

所隐含的道德属性,强调自身的道德圆满和社会伦理责任。显然这决定了儒商不可能不关注环境和生态。

传统儒商的生态思维主要表现为 “顺”,即顺天时、顺地利。现代儒商由于面对着社会普遍存在的、紧迫

的系列生态问题,其传统 “顺”式生态思维需要向前发展。

一、儒家的生态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探讨儒家的生态思想一般来说主要依据于两点:其一是道德本体论,即天人合一论;其二是将仁爱

及于万物的道德情感论,由孟子的 “仁民而爱物”而开启。

主流儒家有天人合一的论说传统,按照张岱年的分法,又可以分为天人相通论或是天人相类论。无

论是天人相通或天人相类,都是认为人性或人道当中已经蕴含了天道的德性因子,天道作为宇宙的本根

即是人伦道德的起源,而人道对天道的体悟与承接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异于禽兽之处。儒家的天人合

一思想在 《易经》已经有比较完整的表达,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发展,在宋明理学时期成为了儒家伦理

学说中的根本观念,也获得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程伊川更是将天道与人道统一为一个 “道”,认为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易经》在阴阳二道的基础上通过六十四卦以构

筑人与宇宙自然之间循环流动的密合系统,将人伦作为宇宙秩序的有机构成而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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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二程则用 “天人一道”和 “天人一理”来描述这个宇宙秩序具有齐一原则,之后主流儒家论天

人基本都遵从了这种齐一原则。按照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传统思路,人的道德行为必须符合宇宙伦理体

系的齐一原则,才能获得有益于自身、他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宇宙伦理体系中的齐一原则说到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即

“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考虑,也包括对非理性生物的生命的考虑,甚至包括对非生命的其他自然物的

考虑。当然,对非生命的其他自然物予以考虑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与生物的生命能够很好地存在和

延续。由于人是整个宇宙伦理系统中唯一具有道德理性的生物,因此,人对于整个宇宙循环系统生生不

息的运转,具有不可推卸的第一道德义务。《六书正讹》说:“人所以灵于万物者,仁也。”人的第一道德

义务便是以 “仁”这一独特而普遍的人性根基来造就 “生”。“生之性便是仁”[1],“生”之所以被视为 “大

德”,正在于它精要地概括了儒家之 “仁”的根本内涵。如朱熹所说, “仁”即是 “生底意思”[2]97,是贯

穿四季而成就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

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2]95

“仁”通过 “爱”而表达,从孟子的 “仁民而爱物”开始,儒家的 “爱”便没有止步于爱亲与爱人,

而是将爱及于万物,以求从天人合一的伦理秩序中达到物我共生。到后来王阳明的 “一体之仁”,更是将

“怵惕恻隐”的仁爱扩展成一种人对所有生物、对世间万物所应具有的普遍性情感, “见孺子之入井,而

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

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见瓦石之损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

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3]在这个由人及物、推而广之的仁爱境界

里,人性的良善之美几乎是面面俱到的,它甚至细致和周全到了禽兽和瓦石。当然,由于儒家的 “爱”

有一个 “差等”序列,因此,当仁爱推恩及于万物时,这种对万物的爱已经比 “爱亲”和 “爱人”的爱

淡漠了许多。但应该肯定的是,毕竟儒家还是看到人对其他生物、对世界万物应该具备一种道德情感。

尤其是在谈论儒家之仁普及 “瓦石”的 “顾惜”时,它已经接近于现代的生态保护意识了。

在看待儒家天人合一及与此相连的 “爱物”思想时,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模式将人视为

天地之间至为重要的能动道德主体。从道家或者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 “忽视了人的存

在嵌入于比社会环境更大的自然环境中的事实”[4]。的确,儒家论天人合一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论

述,即主要是将 “天”视为伦理之 “天”,而人道对天道的体悟与承接也是一种德性承接,这种承接显之

于外,便是支配儒家文化中社会秩序的人伦纲常。显然,这种伦理本体论与道家的自然生态观颇有出入,

在我们探讨人对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时,若是从儒家天人合一学说中寻根溯源,可能看起来会不如从道

家汲取资源那么水到渠成。但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本体论仍然对现代儒商思考生态社会责任存在着

至少四处裨益性的启示: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将 “天”主要视为伦理之 “天”,并将宇宙自然的恒常次序视为对人伦的启示甚

至是源头①,这虽然混淆了自然与道德的关系,但是在这里面,显然已经包含了儒家对自然规律的强大远

胜人力的清楚认识。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儒家文化虽然强调人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理性主体,却也先给这个

理性预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不侵犯自然规律,并且顺应自然规律。

第二,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路线肯定了人作为理性主体对自然与社会的应然责任。人与自然具有内

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需要通过其他中介来完成,也就是说,在 “天”(自然)与 “人”之上,再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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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中庸》将 “诚”视为宇宙的主要动力机制:“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自然万物按照既定的法则运行,让

人可以知四时节气及把握万物盛衰的规律,而不会令人惶惶无从揣摩。这是 “天道”的 “诚”。人只有顺应这天道之诚

而推衍出人道之诚,才合乎生存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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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世界的构成。人需要用自身的道德理性去深刻体悟自然的规律,即体悟 “天道”是什么,并将之用

人的语言结构抽象出来,然后顺应这自在恒常之 “道”,举一反三地推衍出与之相合的 “人道”,即社会

伦理秩序,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秩序。

第三,人在儒家看来不仅是理性主体,而且是灵于万物的唯一理性主体。人不仅对自然环境具有理

性责任,并且,从生命对于世界构成的意义来说,这种理性责任是最为基础和基本的第一理性责任。惟

有履行了这种理性责任,人与其它生物的生命才能合理展开,世界构成也才得以延续。

第四,人与万物存在智慧差异。这个差异决定了人在所有生物中具有相对强势地位,对于其它相对

比较弱势的生命而言,人具有基于正义理由的强者义务,这种强者义务要求人有责任保护和保障弱者的

生命存续。惟有履行了这种基于强者义务的生命保护责任,才获得了道德的比较完备。

二、“顺”:儒家文化中商人的生态环境意识

传统儒商作为恪守儒家伦理要义的商人特殊群体,其社会身份是 “商”,但从根本上决定其思维习惯

和经营逻辑的却是 “儒”。因此,传统儒商的商业活动自然而然也就顺应了儒家的生态伦理精神。

就生态伦理的角度而言,儒家的 “天人合一”看到了宇宙自然规律超越于人力的重要一面,并因此

而在其文化宣扬中不时地明示或者暗示了一个意思:人要服从于自然规律。“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

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5]这层意

思所引致的行为规范所围绕的中心词便是 “顺”,即顺应天时、顺应地利。具体到商业,中国传统商人有

一句俗语概括了这种思维:“不务天时,则财不旺;不务地利,则仓不盈。”传统儒商的 “顺”表现为:

首先是顺应天时。“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 ‘时禁’。”[6]顺

应天时的关键在于对时间的分寸要把握得适度。 “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7]对自然资源要

“禁发有时”,对以自然生产为依托的商业也要懂得与自然之 “时”相配合,尊重自然并配合自然生产的

时间规律。配合的意思有两层:第一层是相对于商人获利而言,度时便意味着按著名商人计然的 “旱则

资舟,水则资车”,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 “时贱而买,时贵而卖”。尊重自然产品的生长周期,不强用

人力。第二层意思是相对于商人的社会责任而言,度时意味着在自然物产丰盛的时候协助农工生产者进

行运营销售,而在遇到自然灾害等困难的时候则通过赈灾救济来扶助农工生产者度过难关,并适度修护

农耕田地等自然环境。

与顺应天时同样重要的是顺应地利,对于商人而言就是要善于择地治生、知地取胜。关于这一点,

通过分析各地商人所选择的经商项目就可以看出来。以明清十大商帮为例:晋商的商业经营活动范围最

广,从西北边疆到内地各省市都有涉足,在太原与汾州经商者则主营各项边疆贸易,其他在全国遍设分

号的则将山西盛产的盐、煤、铁等运往各地。徽商则有两种商业经营选择,一是将徽州府的茶叶、木材

从婺源等地输出;二是由于古徽州地少人多,很多商人自幼出门学商经商,不便利用家乡自然资源,于

是就地治生,在所到之处遍设质铺 (即当铺),或是利用所到之处的自然资源而从业,一时之间,徽商

“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8]。在主观上顺应地利的同时,儒商常常也从客观上履行了对自然

环境的社会责任,最起码使得产品流通,从而避免了因积压而造成的生产积极性受挫,也避免了由于不

乐生产或不思生产而可能导致的对地产的不珍惜、任意改为他用等等。

“顺”作为一种对生态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尽管这种行为模式看起来比主动积极地保护生态环境力度

要弱得多,但事实上,从人类历史 (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上人与自然相处的历程来看,能够做到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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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很不容易和很成功了。与 “顺”相配合的是 “惜”与 “爱”,即珍惜和爱护自然万物,也就是儒家

的 “爱物”———既对自然万物的取用有所节制,也对自然万物的存续发展尽力扶持。这种 “爱物”思想

影响到商人的商业活动,主要体现于商人对待商业物资和所利用的自然资源的节俭观。几乎历代大商人

都有勤俭节约的经商传统,对其节俭观已有诸多研究,这里略过。

三、两重义务:“顺”式生态思维在现代的发展理路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生态意识更多的表现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这种顺应理念决定着中国传

统儒商的经营管理原则,并具体渗透到其商业活动之中。从现代语境的生态环境和社会责任等概念出发

来观察,这种传统儒商之 “顺”相应表现为 “务天时”和 “务地利”,不仅仅是使商业配合 “天时”和

“地利”来履行流通手段,更要在天灾人祸出现时通过合宜的物品流通及其赈济活动修补自然灾难对社会

造成的危害。因为前者更多的是一种商人无意识谋利活动所造成的客观社会责任履行,而后者才体现了

商人对社会责任的主动参与。由于儒家文化中传统商人的地位不高,他们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时更多的

是考虑如何通过处理人事而改良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对生态的主动保护责任意识表现得并不明显。

现代文化背景显然已经取消了商人地位在社会中的阶层划分,商人与现代商业企业凭借其手握的巨

大财富而成为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儒商”这个名词在现代社会有其独特的

概念界定方式,“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 (企业家)是不是 ‘儒商’的两个硬标准。”[9]与此同时,

近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使得生态责任上升为现代文明必须集中力量关注的一个主题。换而言之,

现代儒商之所以能被称为 “儒商”,必然在其精神深处牢牢把握了儒家 “济天下”的道德责任感。而生态

责任显然是现代 “天下”责任中最为紧迫的一种。因此,现代儒商不会、也不能回避这一责任。如何在

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中贯彻生态社会责任,这是现代儒商必然会考虑的问题。

传统儒商单一的 “顺”式生态思维已经不再能完全适应当下境况。这是因为,“顺”式生态思维路线

所面对的是未曾被深度破坏的自然环境,而现代社会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已经疮痍满目。因此,在单一的

“顺”式管理之前,先要经历也许是筚路蓝缕的调养与恢复。换而言之, “顺”式生态思维理路在现代社

会显然要具备更加丰富的向度和更为深刻的内涵。

基于生态危机背景的强大和迫切的压力,现代商人和商业企业显然必须担负起两重义务。第一层义

务可以称之为消极的义务,即将生态关怀意识置于商业利润考虑之先,避免自身的经营管理活动造成生

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第二层义务则是积极的义务,即主动运用手中的财富,力求避免社会生态危机的

进一步扩大及遏止生态事故的发生。

消极义务对应的是儒商 “顺”式生态思维在现代的第一个向度。这一义务对于把握了儒家文化精神

的现代儒商而言几乎是应然之义。这也是为什么将这一义务命名为 “消极义务”的原因,“消极”意味着

这种义务是基本的、保守的、必须的、同时也是必然要履行的。首先,儒家历来强调对万物的一体之仁,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体”就意味着自我与他人、自然之间的亲密

无间,意味着休戚与共的连带命运。因此,当自然出现危机时,位于自然之中的人立即便能感受到危机

胁迫的痛苦,此时便没有任何利益比解决危机的问题来得更为急迫。其次,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仁义

文化,在义利相长的同时更为坚持义的核心位置。“义”可以说是儒商可以归之于 “儒”的基础性原因。

“义”的首位性决定了面向世界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关怀必然要超越自我狭小的利益追求。

相较于消极义务而言,积极义务的道德迫切性与伦理现实性要更为强烈。但对于真正的儒商来说,

这似乎也并非难以体认的事物。儒家文化向来有强烈的将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甚至是政治伦理合一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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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陈述个人伦理向社会伦理的过渡时,讲求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

“修身”到 “平天下”,皆为 “明明德于天下”的外在展开。也正是在从自身到天下的伦理叙事过程中,

儒家 “兼济天下”的本质被凸显。“兼济天下”意味着,个人在能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后便要 “经世济民”,

如此一来,社会当务之急的问题也就必然要落入现代儒商的社会责任考虑之中。不仅如此,这种考虑还

必须是主动的、积极的、超前和长远的,这样才能真正达至 “周乎万物”“道济天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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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Businessmen􀆳sEcologicalThoughtofObedience
andItsModernDevelopment
SunShangcheng,YangJiegao

Abstract:Generally,wetalkaboutConfucianecologicalthoughtmainlybasedontwopoints:firstly,itis

theunityofnatureandmoralontology;secondly,itisbuiltbyMenciuswhichisnamedmoralemotion

theorythatadvocatesloveallthingsintheworld.TherearefourbeneficialenlightenmentsfromConfucian

thoughttomodernsocialresponsibility.Inaddition,theConfuciantheoryofharmonybetweennatureand

humanfindsoneimportantsideoftheruleofuniversebeyond manpower.AnditmakesConfucian

businessmen􀆳scommercialactivitiesshowthe“obedience”:obediencetothenaturaltime,obediencetothe

rightenvironment.Whenthethoughtofobedienceliesinmodernecologicalbackground,itshouldshow

morerichdirectionandconnotation.FormodernConfucianbusinessmen,itmeanstheyshouldbearnega-

tiveandpositiveobligations.

Keywords:Confucianbusinessmen;ecologythought;obedience;negativeobligation;positive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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